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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爸爸!好爸爸
任大星

! ! ! ! ! ! !"#又像上次那样完全失去了音信

这年秋天，爸爸他们的摄制组外出到南方
去拍外景了。他是开了他的老爷桑塔纳出发
的。临别的时候，他信心十足地对我妈妈说：“丽
君，现在总算等到了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
会，我决心要在电影圈里搞出一点大名堂，然后
才回来见你的面！到了那时候，我就可以好好
报答你这十几年来对我的一片深情了！”妈妈
听了，当然又一次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等他们的摄制组到了南方以后，爸爸开

头倒是打来过几个电话，每到月初也会寄来
一些钱。他有时候说是在海南岛，有时候说是
在桂林或是在云南的什么地方；但几个月以
后他就不再主动打电话来了。妈妈打他的手
机，他总是说正在忙着拍片，三言两语就把妈
妈给打发了。一次，妈妈从手机里听到了一片
欢歌笑语的声音，她刚想开口说话，爸爸已经
关上了手机；再打，一直是关机。
这一天，妈妈连吃饭的心思也没有了，一

直愁眉苦脸地在房间里发呆，那模样可怜得
让人看得受不了。我想好好劝劝她，但不知道
应该怎么开口才好。后来，妈妈擦着眼泪对我
说：“我看你爸爸又犯上了老毛病，肯定又迷
上哪个狐狸精了。这在演艺界里是司空见惯
的事。每次给他打电话，从他说话的口气中就
能听得出来，他都不要这个家了……”
我没做声，尽是直直地盯着妈妈的脸。老

实说，我心里很生气，气的不仅是爸爸，还有
眼前的妈妈。我觉得妈妈对爸爸太迁就，太软
弱，又太老实听话了，好像缺少了他地球就会
毁灭，就会无法生存下去似的。我早就认定爸
爸不是一个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爸爸。像他
这么一个见异思迁，公开背叛过老婆的鬼男
人，哪里还能说得上有一点家庭责任感，说得
上有一点起码的夫妻感情？换了我是妈妈，上
次他和张蓓蕾的丑事就决不会饶过他，早已
和他干脆离婚了。世界那么大，何必死盯着他
一个男人不放？不过我不想让妈妈更加伤心。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起身打来了一盆热

水，让妈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脸，
洗掉了脸上的眼泪。除了这么做，
我不知道还该怎样去安慰妈妈？

这以后，爸爸又像上次那样
完全失去了音信，再也接不到他
的一个电话，不同的是这一次时
间更长，半年多过去了，就像是

在地球上蒸发了一样。显然，他把手机号也换
了，不让妈妈再去打扰他。
妈妈还是念念不忘地盼望着他。过完了

大年还不见爸爸回家，妈妈终于费尽心机弄
清楚了他上海所在的那个电影公司，然后前
去打听了一下。
谁知打听的结果，不但让妈妈伤透了心，

都使我也目瞪口呆了。
原来他们的摄制组早已解散，那个姓张

的华人老板也已回到美国去了；片子虽已拍
摄完成，但因为露骨的黄色镜头太多，剪不胜
剪，再怎么样也通不过有关部门的检查关，没
有一家正规的电影院愿意接受放映的。
妈妈流着眼泪对我说：“他们电影公司里

的人告诉我，你爸爸现在不是在深圳就是在
香港，据说是在给一位电影女明星当贴身保
镖。我估计当保镖不过是一个名义，谁知道他
干的是什么样的鬼差使！唉，你爸爸越来越堕
落了，都在那里靠着女人混日子了……”
“算了，妈妈！反正你并不需要依靠他，早

点把他忘了才好！”
又是一年多过去了，爸爸还是没有任何

消息。这时候我和周薇薇都已读上了延安中
学的高中部，同在一个班级。我们都已住进了
学校里的集体宿舍，每到双休日便相约一起
回家。丁一棠考上的是一家旅游中专，他很满
意，很喜欢他的这个专业。我们的友谊并不因
此而有丝毫的疏远。最讨厌的是这家伙常常
喜欢开我和周薇薇的玩笑，说我和周薇薇已
经在“怎么怎么”的了。幸而周薇薇似乎比我
还大方得多，听了只是一笑了之，并没有当作
一回事，也没有生丁一棠的气。
每次我和周薇薇出去玩，都和过去一样，

决不会丢下丁一棠。
没想到这年冬天我家发生了一个大不

幸：外公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外婆说他晚饭后
还在好好看新闻联播，谁能想到刚上床就开
始心绞痛，脸色发白，喘不过气来，浑身大汗
淋漓，救护车还没赶到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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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三迟疑片刻，才讷讷地回答：“给了
他们一半，总数的一半。”马克清楚了，三百
万中的一半，也就是一百五十万被那两个老
总瓜分了，他们真敢拿！马克又问：“他们顶
得住吗？”“顶不住？只能硬顶啊。说出来，就
是完蛋的结果。”张小三苦涩地说。

马克听着，放心些。他话锋一
转，又问道：“你舅舅出力很多，给他
了吗？”张小三赶紧分辩：“没有，没
有！舅舅哪里肯要钱。”他想想解释
道：“除了我们各种花费，剩余的钱，
全部留在那家公司账上，准备有需
要时用。”

马克明白。张的所谓“各种花
费”，是暗示用在马克身上的钱。马
克思量，那绝对不会超过三四十万，
也就是说，还有一百多万继续保留
着。马克不傻，三百万转过去之后，
他让苏月去查过那账号的背景。苏
月很有办法，不久，就通过关系查清
楚，那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原来是张
小三的外甥，也就是他舅舅的儿子。

马克说：“董事会可能要换人，
董事长是否继续做下去，不清楚。我们不能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给董事长增加麻烦。”
张小三好奇地问：“你在芝加哥听到什么

消息？”马克淡淡地道：“董事长给我介绍了
一个人，很年轻，比我大不了几岁，说是战略
研究部的头。”张小三听马克如此一说，惊讶
地张开了嘴：“是战略研究部的？董事长的意
思，接班人就是此人？”马克诧异地问：“你认
识？”“不，不，仅仅听说过。”
马克见张小三含糊其辞，起了疑心，追着

问：“听说过什么啊？”张小三无奈，只得明说：
“我知道这个人，他是新加坡地区总部总裁的
哥哥。早就听说他们是公司里的少壮派，没
想到还真轮到他们上台……”

马克不耐烦地道：“谁说一定是他接班？
我看董事长只是客气的介绍。我们干我们的，
总部那里能少搭理最好！”张小三见马克严
词厉色，知道是对自己的警告，当然诺诺连
声，表示了自己对马克的绝对忠诚。

马克无意再与这个狡猾的部下长谈了，
他的心思已经离开了星巴克的大堂。张小三
的介绍，使他清楚了对手的厉害。马克不认

识对方，他一定知道马克的来历啊，知道马克
曾经夺走他弟弟的地盘。可是，那天，董事长
把马克介绍给他时，那个长着一只鹰钩鼻子
的先生，竟然和善地看着他，还客气地邀请他
一起去驾驶游艇玩耍。马克在心里暗自感叹：
对手年纪不大，手段老辣！
马克向来少梦，更少失眠的体验。他属于
倒头就能睡，脑壳沾着枕头就打呼噜
之辈。

这天怪了。马克离开张小三，到
公司打了个转，见天色黑了，就早早
回家，那庞大的身躯山也似的倒在席
梦思床垫上，很快睡得不省人事。一
觉醒来。马克挣扎着起床，跑了趟卫
生间，瞧瞧挂钟，还只有半夜一点多。

马克干脆下楼，去冰箱中取了瓶
红酒，坐在客厅的红木太师椅上喝起
来。马克边捏着酒瓶喝酒，边琢磨事
情。万籁俱寂。别墅区内，连车轮轻微
地滑过柏油路面的声响也没有。

马克回忆着到上海的这几年，他
的开心与失望，他的落魄与腾达。

看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但
中国人懂，对西方人也很实用。

他带着微醺的双目，缓慢地扫视着客厅
里的摆设。他在上海的几年，没白辛苦，他把
这些收藏用集装箱带回去，不但让见多识广
的爷爷吃惊，还可以转化为数量可观的货币。
如果没有董事会的变局的威胁，或者说

没有北方公司的隐忧，马克是不会这样早地
收场的。
马克不无伤感，喝酒的量大起来。很快，

那一瓶酒见底了，马克的脑子迷糊了。他想从
太师椅上挣扎着起来，回到二楼的床上去。但
是，他的上半身挪动了一下，脚却完全不听使
唤，脑袋一歪，他就以古怪的姿势，在硬邦邦
的椅子上睡着了。
这一次，马克做了许多的梦，大概超过他

迄今为止的梦的总和。
他先是梦见了苏月的身体，那妙不可言

的身体，亮白得耀眼的身体，像北美夏夜的月
光。
但是，他始终抓不住苏月，只是见那充满

魅惑的身体在空气中摇曳。他发急，他怒吼，
他扑上去，最后，他一把揽到怀里的，怪了，竟
然是已经分手的兰兰……


